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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颂翔

自从我和妻子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
领取结婚证后，便一直酝酿着在 2007年
1月1日举办我们的婚礼，并将酒宴设在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的毛家饭店
内，也就是妻子现在工作的地方。虽说
母亲远在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的一个小
山村里，可届时她老人家还是很有必要
出席的。于是，我便决定亲自回家一趟，
提前接她来这里住一段时间。

12月24日早晨抵达老家后，我便向
母亲说明了来意，并要她收拾好行李马
上出发。她问我明天走行不行，说还撂
下一大堆事情没有处理。考虑到明天是
圣诞节，我便骗她说明天我还要上班，没
有时间了。无奈之余，母亲在匆匆忙忙
之中竟收拾好两大袋东西。那些东西真
叫人头疼，全是一些吃的东西，什么红薯
干、狗肉、酸豆角、腊肉、椪柑、蕨菜、瓜子
和果冻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知她
一下子从哪里弄来如此多的东西。更令
人费解的是，她居然还从邻居那里借来
约莫三十多斤的晚稻米。我说太重了，
乘车很不方便，况且到处都可以买。她
却说晚稻米有营养，比你们在外面买的
好多了。我最终拗不过她，心里却在琢
磨着在哪里需要打的士的算盘。

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今年
56岁了，一辈子就呆在家乡。之前去过
两三次郴州市和不计其数的县城，其实
她去县城纯粹是去卖桔子或其它农副产
品，除此之外并无其它的消遣。早上 10
点多出发，先坐客车到郴州市，再坐火车
到广州市，最后再乘坐大巴到东莞市的
长安镇，当我们扛着行李到达我和妻子
的小窝时已是晚上八点半了。中途少不
得又是摩托车又是公交车又是的士又是
步行。在某些路段，如果不是我坚决打
的士而是为了省一点钱顺从母亲的意愿
代之步行的话，真不知道我和母亲将要
累成什么样子。说来惭愧，虽说母亲年
事已高，可在扛行李这件事上却是她挑
大梁，谁叫她对我疼爱有加呢？谁叫我
是一个文弱书生呢？在旅途上，尤其是
在火车上的时候，母亲老是问我现在到
哪儿了？还有多远？什么时候到？一副
心急火燎的样子，直叫我哭笑不得。我
总是说快了快了敷衍了事。哎！没办
法，谁叫她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南下

来广东、第一次坐火车、以及更多的第一
次。在她的世界里，只有桂阳县那巴掌
大的一块小县城，全然不知外面还有更
广阔更精彩的世界。

放下行李后，我便带母亲去毛家饭
店吃晚饭。妻子早已点好饭菜，为我和
母亲接风洗尘。此时的我早已饥肠辘
辘，面对桌上的美味便狼吞虎咽起来，妻
子忙说，慢慢吃别噎着，没人和你抢。母
亲也在一旁微笑并顺便说了一些我的不
是。吃完饭后，我们便带母亲回房间休
息，那是一间妻子事先租好的单人房，就
在我和妻子的小窝的旁边，这样一来，距
离近且方便照顾母亲。当然，妻子已事
先铺好了床上用品，功夫可是做到家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见外面有
开锁的声音，“哗啦哗啦”响了半天却迟
迟打不开。妻子推了我一下让我去为母
亲开门。看来昨晚给她的钥匙她还不会
用，于是我不得不爬将起来亲自为她开
门。开门后，便顺便教她如何用这把与
老家那把完全不一样的防盗锁。母亲也
不说话，只是一个人喃喃自语，我隐隐听
见“真麻烦”三个字。我回来睡下后，接
下来便听见一些杂七杂八的声音。我知
道母亲肯定是在帮我们干家务活，起来
后我们一看，地拖了，桌子也擦了，昨晚
扔下的一桶衣服也洗了，客厅里的东西
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母亲是一个闲不住
的人，在老家是这样，如今来到广东依然
如此，一大清早就瞎折腾鼓捣着什么，从
不给自己找份清闲，真拿她老人家没办
法。本计划再睡个安稳觉，如今却被母
亲的到来全盘搅乱了。

妻子上班之后，因我休婚假便赋闲
在家。吃早饭时，我原计划带母亲去附
近的一个小店喝豆浆，并吃一些小食，可
母亲不同意。因我不善于烹饪，于是，只
好母亲自己下厨。反正母亲为我家煮了
一辈子的饭菜，这些事对她来说只是一
种习惯中的强化行为。然后，我便教母
亲如何用这一款电饭煲、如何开煤气罐、
如何用煤气灶、如何开排气扇、并提醒她
煮菜时记得开窗，免得整个房间里弥漫
着油烟味呛死人，另外在煮菜的间隙记
得关煤气炉以免浪费能源。这不比老
家，用的地灶或蜂窝煤，我想，母亲肯定
是见过的，但绝对没有正儿八经地用过。
吃完早饭后，我便在卧室看书，母亲则在
外面漫不经心地看电视。其实母亲根本

就不喜欢看电视，也一直没这个习惯，可
现在既然来到这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
城市，她除了看电视聊且度日外还能做
什么呢？尽管她看得一知半解糊里糊
涂。

做中午饭时，我对母亲特别交待要
她做一碗不带辣椒的菜，最好再煲一碗
汤什么的，因妻子是广东茂名人，不比湖
南人爱吃辣椒，母亲照做了。吃完午饭
后，妻子又上班去了，我要去外面办点
事，临走之前特别吩咐母亲不要出去乱
逛，免得迷路。为了安全起见，还将我和
妻子的手机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并告
诉她有特殊情况时记得打我们的电话。

吃完晚饭后，考虑到今天是圣诞节，
便约上母亲一起去大街上逛逛，看一看
长安镇璀璨的夜色，感受一下节日的气
氛。我们一会儿进服装店，一会儿在沃
尔玛超级广场淘货，一会儿驻足于偌大
的长安广场，一会儿流连忘返于闹市烟
花处，直叫得母亲无所适从，只是一个人
木讷地跟在我们旁边。虽说母亲一辈子
呆在农村里，看来对城市这些新鲜事物
提不起多大的兴趣，在偶尔的惊讶之余
却也十分的平静和从容，她反倒是催我
们早一点回家不要累了身体。约莫逛了
两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长安影剧院，原
打算请母亲看一场电影，但却错过了时
间。母亲是穿着硬梆梆的皮鞋出来的，
我知道她一定是走累了，便决定打的士
回去，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心疼我们花上
那十五块钱，没有办法，我们便慢慢地走
回去，2006年的圣诞节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来的四天里，母亲就像一个机
械人似的，更像我们雇请的一个无偿保
姆，每天总是准时帮我们做饭，洗碗，洗
衣服，打扫卫生，烧开水等等，甚至晚上
还为妻子提热水给她洗澡。闲暇时，我
会带她去七楼的阳台晒太阳，和一位值
勤的大叔聊天，尽管母亲说的全是家乡
话，偶尔夹一句蹩脚的普通话，但因地域
问题，很多方言还是相通的，人家也能听
个大概，基本的沟通还是没问题的。后
来，她还自己主动认识了一位和我们同
楼的阿姨，而且谈得挺投缘。甚至有一
天，母亲竟跟着那位阿姨去附近的增田
农贸市场买了一大堆的廉价菜回来，以
至于我们两天都吃不完，在没有冰箱的
情况下，不得不忍痛割爱扔了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这无疑给母亲的生活带来

了一点生气，总比一个人闷在家里看电
视或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要好
得多。至于我嘛，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做
我所谓的私事，妻子则上她的班。

想必是母亲上了年纪，或许是长期
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山村里，囿于一个
单调的环境，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已然
深植于心，故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实在是
太慢太迟钝。开门的时候，她经常在外
面要磨蹭半天才能将门打开；开煤气罐
时，时常旋错方向；煮饭的时候，忘记开
窗；煮菜的间隙，也时常忘记关煤气炉；
逛街的时候，经常找不着北。其实，我知
道，初来乍到，很多行为是需要强化才会
形成习惯的，并慢慢地融入她的生活。
当然，因为两代人观念的不同，我和母亲
之间也有一些不愉快。每每吃完饭后，
为了保持新鲜和最大限度的卫生，我总
是要求她将剩菜全部倒掉，在煮菜的时
候最好不要放味精，可她就是做不到，实
在不愿意浪费。有一次，我和妻子特意
带她去麦当劳，为的是让她尝尝鲜，也顺
便开开眼界，在经过一番推托后她还是
去了，毕竟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可吃完
回去后，她却一个劲地唠叨那东西一点
也不好吃，那五十八块钱花得实在是太
冤，还不如我亲自做，既实惠又好吃。对
此，我保持沉默，我深知母亲这辈子是俭
朴惯了，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劳碌了一辈
子辛苦了一辈子节俭了一辈子，可如今
四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她依然还停留
在自己的世界，不懂得享受生活，更不懂
得寻找乐趣，对现代物质较为排斥，对现
代文明也是格格不入，完全融入不了这
个新时代。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有一天，
我想带她去深圳市看海，她却打比方说，
村里某某花了一千多块钱去外面转了一
圈，回来之后我看也没有得到什么，一样
要下地劳动，一样要上街卖菜。她的回
答真令我哭笑不得，我也不好理论什么，
更不会说一些精神追求之类的大道理。

直到12月30日，小妹的如约到来才
给母亲的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小妹
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的一个电子厂里
打工，今天是星期六，故提前过来参加我
们的婚礼，当然也是我特意嘱咐她早点
过来陪母亲的。于是趁这两天，我和妻
子外出拍摄我们的婚纱照以及筹备一下
即将到来的婚宴。小妹就带着母亲边聊
天边四处闲逛，晚上还睡在一张床上。

也不知她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但从母
亲那灿烂的笑容可以看出，母亲过得很
充实。她不再抱怨日子很难熬，反而说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天就没了。
我问母亲逛街累不累，她说比在家做农
活时累多了，电梯也不知坐了多少回，但
总比一个人闷在这里好得多。看来，毕
竟是母女心连心啊！难怪在母亲生了三
个儿子之后，做梦都想要一个女儿。有
些事情我还真弄不明白，我带她逛街，她
老是说累，还使劲催我早点回去，而小妹
带她逛街，她却乐此不疲有滋有味。或
许，男女有别，母女之间才有更多的话
题；或许，小妹的心更细腻更真挚一些，
她喜欢挽着母亲的手臂，从而给母亲带
来一种无比的温暖，一种无比的安全感。

12月31日，大哥将从郴州过来参加
我们的婚礼。晚上 8点多，说好我和小
妹去接，可母亲执意要去，不愿意呆在家
里，说是不放心。我们三个人到了指定
的地方，却迟迟不见大哥的身影，于是，
母亲又耐不住性子了，一个人叽里呱啦
地说个不停，说什么坐错车啦，说什么迷
路啦，说什么碰上坏人啦，尽是说一些不
吉利的话。对此，我也并不理睬，我知
道，母亲是一个急性子，对子女的关爱简
直是过了头，倒是小妹在一旁时不时地
安慰她一句。在焦躁不安中，大哥终于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此时，母亲那颗悬着
的心才放了下来。大哥说坐过了头，故
才这样延误，我们也不说什么，接过他手
中的行李，便带他回家吃晚饭。

睡觉之前，妻子告诉我，母亲给了她
一个红包，我拿来拆开一看，竟是一千块
钱。我心头略为一震，想不到母亲出发
前竟带了很多钱，现在又私下里给妻子
送一份这么大的礼，真令我感动不已。
其实，我知道，母亲在老家一个人力所能
及地劳动，收入并不高，加上还有生活上
的开销以及人情往来什么的，我想她的
积蓄并不多，可今天母亲却给了我们一
个很大的礼物，真是拳拳慈母心啊！

200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节，今天
是我和妻子唱主角的时候，整天都在忙
些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应酬之事，也就
把母亲晾在了一边。不过，既然大哥来
了，理所当然应由他照顾。我和妻子双
方的亲人共一桌，一边是我的家人，一边
是妻子的家人，大家难得聚在一起来参
加我们的婚礼，自是其乐融融。我看见

母亲一直没有说话，脸上始终泛着淡淡
的微笑，我知道她老人家是高兴的，尽管
我和妻子一时大意竟忽略了向母亲大人
敬酒。

翌日，母亲便决定回老家了。大哥
原计划先去佛山市办点事，考虑到我的
婚假即将结束，明天就要上班了，另外
小妹参加完我的婚礼当天就回公司
了。我要母亲留下来住一段时间，她坚
决不同意，于是，大哥决定改变行程，责
无旁贷地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揽
起来。

在长安镇金三角的汽车站里，妻子
帮他们买好了去广州的客车票。约莫等
了几分钟，便提着行李送他们上了车。
今天的人比较多，在大巴开动的那一片
刻，我始终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晚上
九点多，大哥发来短信告诉我，他们已到
家了，现在正在吃晚饭，我的心才踏实下
来。

母亲回去了，最终还是回到属于她
自己的世界去了。在这八天的日子里，
不可否认，她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许
多轻松，许多乐趣以及许多感动，当然
也有一些说不出口的无奈及尴尬。诚
然，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广东，但她还是
原来的她，我却是现在的我，尽管这样，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在生活的点点滴
滴中，我还是领悟到许多许多，包括很
多在老家体会不到而又莫可言状的东
西，毕竟环境变了，我的身份也变了。
我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否还算孝
顺？是否令她称心如意？是否令她稍
有怨言？但不管怎么说，我永远是她的
儿子，她也永远是我的母亲，于是，在一
种情绪激昂的情况下，在一种浓情溢满
胸膛又不得不化解的氛围下，我便写下
了这篇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谨以此
来纪念这段母亲在广东的日子，尽管母
亲目不识丁永远也看不懂这篇文章，但
我想，母子的心是相连的，远在家乡的
她是能感应得到的。

母亲回去了，我不知道母亲还会不
会再来广东？还愿不愿意再到这个陌
生的世界。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努力
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为母亲的下一
次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我坚信，母亲一定会再来的，
之前她曾经说过，她还想看一看我们将
来的孩子！

□ 马玉琼

一
“西原万里从君，相期终始，不图病

入膏肓，中道永诀。然君幸获济，我死
亦瞑目矣。今家书旦晚可至，愿君归途
珍重。”

言讫，她一暝不视，客死西安。彼
时，不过十九岁的年纪。

“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帷空，天胡
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
尽声嘶也。”

书到此戛然而止。因他“述至此，
肝肠寸断。”只能从此辍笔。

民国二年，他返湘，开启了经营湘
西二十余年的“湘西王”生涯。沈从文
曾担任其文书。回忆起来，说他“好读
书，不喜女色”。

二
近来重读《艽野尘梦》 ，每每读到

西原病死一段，依旧会濡湿眼角。一个
汉人军官，和一个藏女之间，这份生死
相随的忠贞情谊，实在令人动容。

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
清末，帝国风雨飘摇，藏地局势动

荡不安。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妄图将
其收入囊中。英人捷足先登，强迫西藏
地方政府签订“英藏新约”。达赖发现
了英人的狼子野心，对沙俄心存幻想，
欲联俄抗英，以夷制夷。驻藏大臣联豫
奉命入藏善后，却与藏方不和，命令多
半无法推行，遂向清廷请调川军援藏，
以作挟制。

如此背景下，宣统元年（1909年）七
月，陈渠珍随军入藏。达赖得知川军入
藏的消息后，派兵阻拦。陈渠珍参与了
恩达、江达、工布等地的平叛战役，在此

期间，因其胆识和谋略，被升任为管带，
相当于今天的营长。

收复工布后，川军进驻德摩，也就
是今日的林芝。在这里，陈渠珍结识并
迎娶了藏族少女西原。

相遇的那天，高原上细草如毡。他
受邀到贡觉营官家做客，她作为主人的
侄女，为客人表演马上拔杆。策马疾
驰，其行如飞，马上的少女，英姿飒爽，
神采飞扬，至立杆处，俯身拔之。她连
拔五杆，冠绝众人。精湛的马术，矫健
敏捷的身姿，引得看客们惊叹连连，亦
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盛赞之。有心的
主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大笑，要将她
许配于他。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
话，不曾想，几日之后，她着盛装，再次
出现在他面前，明眸皓齿，别饶风致。
就这样，她成了他的妻。更确切地说，
是姬妾。

那时，她十六岁，他二十七岁。从
此，他们的命运被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后来，他进军波密，欲留她在家。
她不肯，一定要相伴左右。塞外风霜磨
炼出的女子，自是不同于养在深闺中娇
娇滴滴的女儿家，又怎甘独自在家中等
待丈夫归来？事实证明，她非但不是累
赘，反而是难觅的得力帮手。战场上刀
枪无眼，血腥残酷，正是她，在危难之际
屡屡救下他性命。爱，在同生共死中，
悄悄升华着。

再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川军内
乱，军中长官被部下所杀。革命党欲推
陈为首领，邀其至江达议事。军队生
变，无可挽回。汉番交恶已久，身后还
有达赖虎视眈眈。进，犹有一线生机；
留，终必一死。

于是，德摩山下，他邀她一同奔赴，

未知的前程。故土难离啊，家中尚有牵
挂的亲人。可她依旧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他。眼角挂着泪水，发丝在风中凌
乱，怀里揣着的，是母亲送的红珊瑚。
忍住别离的巨大悲伤，她随他，踏上了
远行的路，从此，天涯海角，归未有期。

抵江达。各方势力蠢蠢欲动，藏局
风云诡谲。川军中另一股势力——哥老
会，强大远甚于拥陈的革命派。边军又
因川军叛变，受命前来围堵。面对复杂
的时局，陈渠珍权衡再三，终于做出了弃
藏东归的决定。而边军将至，公然出昌
都，已无可能。再三磋商后，选择了走人
烟稀少的藏北，经青海，出甘肃一线。

秘密清查人口粮秣，准备妥当，陈
渠珍夫妇及其亲信，共计 115 人，在一
个黎明，离开了江达，向着青海出发。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
对的，是怎样的磨难与残酷。

刚出发没多久，一行人就因向导亡
道，误入了无人区羌塘大草原。正值冬
季，天寒地冻，黄沙猎猎，风雪扑面。他
们一脚沙一脚雪地乱走着，不知路在何
方。很快，粮秣耗尽。他们开始屠牲
口。牲口尽，则只能在风急天高的野
外，与饿狼争食。考验接踵而至。

没有食物，没有行李，没有交通工
具，仅凭两条腿，要如何走出这茫茫荒
野？他一度陷入了绝望。幸好啊，身边
还有她。

西原自小生长在雪域高原，枪法极
精。绝粮之时，她神情坚毅，一定要亲
自带枪出猎。他说，“行猎士兵如有所
获，可以分食，你又何苦冒险？”她哭着
回答，“士兵所分几许，命在旦夕，尚何
所惧。”她一次次成功猎到野兽，让他得
以在杳无人迹的荒原里，活了下去。

有一次，好些天未见野兽出没，断食
已两日。存下的干肉仅余一小块。他分
她一半。可她坚决不肯食。一句“可无
我，不可无君”，让人潸然泪下。在她眼
里，他的性命，是远比自己重要的。

行途五月，长安犹遥，他黯然神伤，
萎靡不振。是她鼓励他，死亡虽众，我
辈犹存，天终不我绝，不必气馁。

枕风宿雪，茹毛饮血 223 天之久，
终于，他们走出了荒漠，经柴达木、青海
湖、湟源，西宁，生还兰州。出发时的
115 人，仅剩 11 人。遣散部众后，他和
西原终抵西安。

在西安的日子，大概是他们在一起
之后难得的安宁时光，也是西原生命里
的最后两个月。彼时囊金已尽，家书难
达，汇款迟迟不到。他们相依为命，跬
步不离，却只能靠着朋友的救济度日，
过得清贫。即便如此，我想，那时候西
原的内心也是充满幸福的。她开始卸
下戎装，放下猎枪，在每一个他外出的
黄昏，坐在偏门，静待君归。那画面，安
详而美好，像极了长安城里的寻常夫
妻，日复一日，爱得细水长流。

或许太美的爱情，连老天都嫉妒。
命运跟他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躲过
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熬过了食不果腹
的荒野求生，不曾想，那个坚毅、勇敢的
藏地奇女子，没能逃过天花病毒的侵
害。一朵高原上最美的格桑花，迅速凋
谢在这尘烟滚滚的俗世长安，无可挽
留，猝不及防。他抱着她还温热的尸
体，嚎啕大哭，痛不欲生。在友人的帮
助下，他将她葬在雁塔寺。

斯人已逝。爱还在延续。后来啊，
他用了一本书，和整个余生，来将她怀
缅。书中关于她的篇幅虽然不多，但字

字用心血熬铸，感人肺腑。很久很久以
后的今天，我们依旧能从他饱蘸深情的
笔墨里，感受到这份刻骨铭心、惊天动
地的爱情。这份爱，经过了生死的考
验，在历史长空里凝成了一束温暖的
光，照耀着人间，世世代代。

三
在生死面前，爱，会被验证和无限

放大。而同时，人性丑恶的一面，也会
被激发出来，展现地淋漓尽致。

茫茫荒原里，最艰难的时刻，昨日
同行的兄弟，竟然成了今日存活者的口
粮。如果说，为活命，食亡故者的尸骨，
尚可理解。毕竟即使他们不吃，也会进
入饿狼之腹。可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居
然有人动念，欲杀兄弟而食之。如此兽
行，幸好被陈渠珍及时阻止了。

而面对满怀善意、真诚帮助他们
的喇嘛，有些人不但不思感恩，反而看
中人家的粮食和骆驼，偷偷袭击，想杀
其人，夺其物。不料想，袭击失败，虽
然击毙了 3名喇嘛，其他人却迅速乘骆
驼 逃 离 ，同 时 带 走 了 他 们 原 有 的 食
物。袭击者也受了重伤。本来安心接
受喇嘛的帮助，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
却因部分人的贪欲，落得个两败俱伤
的结局。始作俑者最后也自食恶果，
命丧荒野。

这些片段，读来实在百感交集。人
类野蛮起来，是比野兽更可怕的。但
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种善因，方能
结善果。心里住着恶魔的人，终将受到
其反噬。所以，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
都不要忘记善良。这是我们生而为人
的底线，须得守住。

四
书只写到西原去世，便因失去挚爱

的巨大悲痛不忍再触。可陈渠珍的传
奇人生还在继续。

和山西的阎锡山一样，他回到老家
苦心经营，关起门来搞自治，成了名动
一时的湘西王。当年想在西藏推行却
因战事耽搁的政事，比如练兵、筑路、屯
垦、兴学、开矿，终于得以在湘西实施。
他倒没有逐鹿中原、一统江山的野心，
只是一心守着故土山河，力求保境安
民。后来，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又一次
做出了正确选择，帮助解放军和平解放
湘西。

从清军管带，到国民党中将，再到
共和国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审时度势，
沙场驰骋，宦海沉浮，经历过大生大
死，大起大落，他是风云变幻的动荡年
代，硬生生闯出一条血路的乱世英雄。

而他的才气亦丝毫不输沈从文，书
中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文笔则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他是真正上马能打仗，
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全才。

在这跌宕起伏、精彩绝伦的一生
里，他只留下了《艽野尘梦》这一本书。

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说，此书“一切
为康藏诸游记最 ......”。而我相信，不仅
仅是过去，关于藏地，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不会再出现比这本书更好的
了。这是由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
他的阅历、格局所决定的。

这注定是一本传世之作。
红尘渺渺，如烟似梦。茫茫艽野之

上，那场惊心动魄的绝地冒险，和那段
可歌可泣的凄美爱情，正穿过历史的尘
烟，铺展在我们面前，不真实，又无比真
实。

不管是去凤凰，还是西藏，记得，要
带上它。

母亲在广东的日子

《艽野尘梦》：一本旷世奇书，一场汉藏绝恋


